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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情让我很迷惑

很多外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融入中国的文化很容易。中国有几千
年的文化历史，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我和很多外国朋友
一样，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同化，连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慢慢中国
化了，比如讲人情，讲责任，这是我们很迷惑的地方，但我想这大概是中
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说到讲人情，这是我在中国感受最深的。外国朋友探讨中国的社会
学，经常呆一个月就可以写出一本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文化之
深。中国文化非常复杂，很有吸引力，比如中国英雄文化，外国人没法跟
中国人比。

但中国人情社会确实人尽皆知，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不喜欢社会活
动，很多应酬让我很有压力。我十年前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
学生和老师要经常吃饭，每个节日都要有饭局，以前完全没有见过，这
确实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而且老师之间的人情，也是一个微妙的关

系。比如学生是专属于一个老师的，如果敲另一个老师的门去讨论问
题，那么他师从的老师就会不爽，会问学生为什么去敲门。即使是两个
关系很好的老师，也不能专门教授对方的学生，这是我很不理解的。

中国的很多文化我非常尊敬，比如儒释道，非常伟大，我很愿意学
习。但是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在中国
生活很不容易，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人是要负责任的，对老师、家长、兄
弟姐妹，都有很苛刻的要求，否则就会被看不起。

上面人做错了，下面人不敢提，认为这不礼貌。我认为，老师、父亲
不对，可以反驳，否则会影响学生、孩子的思维。在印度这样的条条框框
很少，到了过年都在吵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一直不太习惯。中国的孩
子大多对父母言听计从，比如跳河先救谁的问题，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
维。在印度则很随意，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圣人，不愿意离开家
可以一直在家里生活，没有伦理上的压力。

我在北京的十年
我来到中国已有十年的时间，现在北京大学任教。谈中国问题，其实我觉得自己并

不合适，由刚来中国一到两个月的外国朋友来谈，可能更客观。因为我来到这里时间太
久了，已经完全忘记初来时的感触和不适应，把最初的印象都忘掉了，完全被中国同化。

文/高兴

●遗憾就是没多生几个孩子，我
尤其嫉妒公司年轻人，好几个生二胎
的，我心里真嫉妒，要不退休回去一堆
孩子围着，人生永远是无止境的追求，
我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宽容，有人骂我
我也不拉黑谁，我对自己也这样，就没
什么遗憾。人得把遗憾扔在脑子后面。

——— 任志强退休发布会上谈最遗
憾的事。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
了一种写作——— 它愈是黑暗，也愈为
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
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
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
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
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
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
的地闪开和躲避。

——— 中国作家阎连科在领取2014

年卡夫卡奖时的演讲。

●我是反复仔细看了很多遍习总
书记讲话，我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遇
到了一个有梦的时代。一个正能量的
时代！文艺春天真正来了！我早在十多
年前，就提倡“绿色二人转”，抵制低
俗。我们要多出好作品，来报答人民。

——— 赵本山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后
召开本山传媒演职人员大会，会上如
此说。

●我不满足于服装在生活中的实
用性和装饰性，我深信最伟大的最高
尚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出于“关心人”,

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关心人的
情感、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关心包
含了爱，但比爱更为宽广，更无条件。

——— 为彭丽媛设计服装的设计师
马可谈创作理念。

●整个社会对我们所谓的传统文
化，可以说完全丧失了真实的情感。我
们只是习惯把“传统”这个词挂在嘴
边，但传统对中国现代人应该说没有
任何意义。

——— 建筑师王澍
本报实习生 张俊其 整理

但是中国的其他文化我都喜欢得不得了，经
常找人讨论，碰到一个专注谈文化的人，就像是找
到了知己。但是这在中国的大学并不容易，中国的
大学有些商业化，大学里很多人是为了项目，而不
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一些学术项目上的
花费，或者减少成本，都要吃饭、应酬才可
以得到。

大学应该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
商业化的，这些是很可怕的东西。比如中
国一所顶尖的大学，上佛学、哲学等课程
时，听课的学生很少，甚至只有旁听的几
个人能完整听完。社会科学退到无人问津的位置，
经济学等课程，却常常座无虚席。

此外，我觉得在中国上大学，一定需要一个独
立的空间，但是中国大学的住宿环境却不允许这
样。四至六个人住一间，这样会严重影响学生的思

维。虽然这能培养集体观念，但集体观念在高中时
可以培养，大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我觉得大
学两个人住在一起是合适的，这是我从印度带来
的思维，我向学校提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人同意，

甚至完全忽略。
我不会把孩子送到中国读书。中国大学

里有各种攀比，但在印度学生是平等的，没
有豪车和排场。中国很多大学是封闭的，不
让各种活动进校园，外人不可以进学校，尽
最大力量保护学生。

每天看学生排队吃饭，甚至没有位置，
非常辛苦，我想是不是体系出了问题。在体系问题
上，大学有很多行政人员，他们管着老师的一举一
动，甚至可以决定老师的饭碗，这在国外是没有
的。老师应该是地位很高的人，有尊严和精神，而
不是被行政人员呼来喝去。

老师不能被行政人员呼来喝去

90后是被牺牲的一批人

在高校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喜欢交朋
友，探讨学术。我跟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
人都很谈得来，他们对中国东方文化有很深的感
受，感觉他们也能理解我。但是90后的年轻人却不
感兴趣，他们实用性非常强，同时太功利主义，跟他
们交流很困难。比如教一个单词，90后们背得快，记
得牢，但是跟他们讲单词背后的历史，他们则很不
在乎，学习非常单一。

有一次，有人让我找两个老师去讲课，后来事
情没有办成，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他回信说：I t
doesn't matter。这句话虽然是没关系的意思，但是
表达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意思是来不来我都不在
乎，用在这里显然是不行的。但是他却很自信，也不
接受这种表达的差异。这就是90后的特点，自信，但
同时把文化也丢掉了。90后的学生不太喝酒吸烟，
表面的文明做到了，很专注于技术、电脑、新潮的东
西，但是跟他们谈文化，却很难谈得来。

在当今世界，技术让人困惑，怎么获取文化也
成了困难，印度也是。不过中国也意识到了，现在中
国正在大力复兴国学，中国历来重视文化，而且60

后、70后、80后他们没有丢掉文化。但在90后身上，
怎样把价值观重现，是不是来不及了？

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变化
很厉害，中国大力搞经济，充满了活力，但是文化渐

渐丢掉了。如今，在北大、清华，几百个全中国企业
家来这里上课，他们意识到丢掉了文化是可耻的。
补课可能补不了，但说明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而
不是丢掉了就丢掉了。

90后这代人很可能是改革的边际产品，是牺牲
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最早的文化价值是父母给的，
后来他们的父母忙着工作赚钱，努力适应这个变化
的社会，他们也不再像上一代，兄弟姐妹多，互相包
涵，互相和谐。90后的宏观问题没有缺失，只是个人
培养出了问题。他们处在人际关系的转折期。毛泽
东的年代倡导理想、公平，培养个人好的美德。到了
邓小平时代，注重经济发展，文化却忽视了，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需要文化平衡，中庸之
道，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仍然愿意呆在这里，因为中国
文化是很伟大的，会向外学习，态度很开放，她乐意
接受外来的文化，不断向外学习，而不是封闭的。中
国文化的包含性很大，是世界文化融合的经典，是
文化大国，在这里学习的东西很多，同时机会也很
多，这不同于印度，印度文化是文化自信，很傲慢，
不愿意接受大国文化，文化自恋。而在中国，可以互
相学习，互相探讨。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她愿意
听别人文化上的评价，哪怕是批评。

（作者为北京大学南亚学系讲师，印度人）

一人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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